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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我见我闻

Z 委员笔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

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国

际传播，充分展现平等相待、和而不同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给国际关

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中国民乐

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一

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外交活动中

形成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多元和更具中

国气派的风格特征。而把中国民乐提升

到这一新层面的，就是集理念倡导、战

略 决 策 、 体 系 建 构 于 一 体 的 “ 大 国 外

交 ” 体 系 。 在 此 ， 我 仅 选 择 几 件 小 事 ，

从“微观视角”体察新时代的变迁、繁

荣与发展。

2016 年，我参加了 G20 杭州峰会文

艺演出，在这场聚集二十国领导人的盛

会上，我演奏的是传统乐曲 《春江花月

夜》（琵琶与交响乐版），登临舞台，真

切地感受到国乐伴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响

亮，这是祖国赋予我们在西湖上尽显豪

情的底气和力量。当晚，上演的曲目还

有俄罗斯柴可夫斯基的 《天鹅湖》，法国

德彪西的 《月光》，德国贝多芬第九交响

乐 《欢乐颂》，这些经典作品汇聚一地、

风 行 世 界 ， 一 首 乐 曲 ， 代 表 一 个 国 家 ，

又跨越所有国度，琵琶与交响共鸣、“中

国音色”与“世界音响”并行，这是我

们与世界链接的方式，更是开放的中国

题中应有之义。

2019 年 6 月 ，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接 受 委

派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中俄建交 70 周

年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我演奏的曲目

是 《绽放》，但与国内常规琵琶协奏版本

不同的是，这一次由我与俄罗斯三角琴

演奏家亚历山大·尼古拉丘克共同担任

主奏，为了缓解紧张的备场气氛，我在

后台化妆间与同台合作的尼古拉丘克以

即兴演奏的方式“破冰”，我们以广为人

知的俄罗斯名曲 《野蜂飞舞》 为母题进

行变奏，双方不断在自己的乐器上呼应

作答，几轮角逐，最后在 《绽放》 的爵

士风民歌旋律上得到圆满“结题”。也许

是我们相互启发发生了作用，两件乐器

融合在一起的效果超乎想象，我们精彩

的演绎、默契的配合点燃了全场观众的

热情。

演出的成功，让我更加意识到，对

外 交 流 传 播 ， 需 要 大 胆 改 变 “ 以 我 为

主”的灌输方式以实现更高质量文化输

出 。 我 们 在 尊 重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基 础 上 ，

可以找到让各国观众产生“共感”的连

接点和切入点，能够润物无声地讲好中

国故事。

2023 年 3 月 ， 我 带 领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赴西班牙参加“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

乐会”，那次交流演出，我们并没有安排惯

常 的 “ 百 人 大 团 ”， 而 是 遴 选 了 一 支 仅 有

30 人的年轻队伍，我们试图以一种并非以

量 取 胜 来 彰 显 大 国 形 象 的 独 特 方 式 完 成

任务。

为激发当地观众的兴趣，乐团针对性

地创作了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激发西方

观众共鸣的乐曲，首次采纳中西乐队合奏

的 形 式 邀 请 当 地 艺 术 家 同 台 演 奏 。 其 实 ，

因文化和观念差异，两国艺术家初见之时

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情与友好，甚至在些许

冷 淡 中 还 夹 杂 着 傲 慢 ， 推 进 交 流 举 步 维

艰，对方迟迟未能提供演职员名单，还故

意 躲 避 宣 传 拍 摄 镜 头 ， 但 几 天 相 处 下 来 ，

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观：中国音乐家认真

倾听西班牙音乐家的演奏，西班牙音乐家

则 为 中 国 同 行 真 心 鼓 掌 ， 他 们 携 手 比 肩 ，

默契到不辨彼此，演出结束时对方立即以

十 分 亲 近 的 态 度 向 我 们 发 出 再 度 合 作 邀

请。担任该场音乐会的指挥家鲁本·吉梅

诺 感 慨 道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听 到 这 种 融 合

乐队的声音，虽然此前对琵琶和二胡有所

耳闻，但从来没有听过它们合乐，无论是

演奏技法还是艺术表达，演奏家们的演绎

都 令 人 震 撼 ， 我 们 一 起 制 造 了 美 妙 的 声

音！”

在 此 之 前 ， 我 们 担 心 语 言 是 最 大 障

碍 ， 特 意 为 艺 术 家 们 聘 请 了 翻 译 ， 不 过 ，

当大家真正投入音乐之中时，根本不需要

任何语言和翻译，艺术交流自有一套沟通

方式——艺术家们手持乐器，一边示范一

边在同一份乐谱上圈圈点点——这样的情

景 生 动 地 诠 释 了 “ 音 乐 无 国 界 ” 的 真 正

内涵。

上述“混合乐队”的发生与发展，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为我们打开

了新思路，这样的模式在“中国—埃及民

族音乐会”“中法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音乐

会”“中柬人文交流年开幕式”“‘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中朝友

好年开幕式音乐会”“中俄建交 75 周年专

场 音 乐 会 ” 等 重 大 国 事 演 出 中 得 以 沿 用 ，

随着交流的累积，曲目库存不断增加，民

乐圈也不断扩容，我们吸纳了来自世界各

地 的 艺 术 家 ， 收 获 了 “ 文 明 因 交 流 而 多

彩，因互鉴而丰富”这一理论成果带来的

实践成效。

自信已建立，时机已来临，在频繁的

对 外 交 流 中 ， 我 们 制 造 出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彩 的 声 音 景 观 ， 互 联 网 的 快 速 发 展 打 破

了 传 统 的 地 理 疆 域 界 限 ， 形 成 了 “ 第 三

空 间 ”，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还 在 中 宣 部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的 资 助 下 ， 建 设 国 际 公 众 平 台

矩 阵 ， 通 过 新 媒 体 与 许 多 国 际 知 名 乐 团

进 行 云 端 互 动 、 连 线 合 作 ， 以 “ 欢 乐 春

节 ”“ 国 际 音 乐 节 ” 等 活 动 为 载 体 ， 创 作

了 多 部 适 合 网 络 传 播 的 融 合 作 品 ， 在 全

球 获 得 了 非 常 可 观 的 点 击 量 ， 我 们 不 但

“走 出 去 ”， 而 且 “ 带 回 来 ”， 发 起 了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 世 界 云 乐 团 ” 的 长 久 计 划 ，

用 “ 以 乐 会 友 ” 的 方 式 邀 约 世 界 各 地 的

音 乐 家 加 入 计 划 ， 形 成 一 个 逐 步 壮 大 的

“音乐共同体”。

细数这些年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外交的

点滴，悄然发现，在实践中新增了许多模

式，我们既有彰显泱泱大国风范的大型民

族管弦乐队，还有小型化、多样化的民族

室内乐组合，以及传达“以和为贵”核心

理念的混合乐队，既有线下一对一的交流

研 讨 ， 也 有 线 上 “ 鸿 雁 传 书 ” 的 互 动 连

线。无论哪种模式，何种形式，都以可观

可 感 的 方 式 ， 充 分 展 现 民 乐 在 构 筑 中 国

特 色 、 中 国 风 格 、 中 国 气 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梳理我们的对外交流经历，将个体的

表述与集体的记忆连接在一起，表达置身

新时代的骄傲与自豪，我们今天书写的就

不 仅 仅 是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和 中 国 民 乐 的 历

史，更是新时代的历史。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

团长）

中国音色中国音色
赵聪赵聪

我 是 上 世 纪 60 年 代 出

生的，上世纪 60 年代，涌

现 了 一 位 全 国 人 民 都 熟 悉

的 英 雄 模 范 人 物 —— 雷

锋 。 他 的 平 凡 而 伟 大 的 事

迹 由 部 队 传 到 社 会 的 各 个

阶 层 ， 感 动 了 亿 万 人 民 群

众 。 每 年 全 国 各 地 都 会 掀

起 学 习 雷 锋 的 热 潮 。 大 学

时 期 ， 在 参 加 学 雷 锋 主 题

的 诗 朗 诵 活 动 时 ， 我 还 充

满 敬 意 与 感 动 地 写 过 赞 美

雷 锋 的 长 诗 ， 入 伍 当 兵 之

后 我 更 是 将 雷 锋 作 为 榜

样 ， 以 雷 锋 精 神 作 为 引

领 ， 把 做 一 个 人 民 的 好 战

士作为行为准则。

前 不 久 ， 中 国 文 联 在

评 选 “ 四 个 100” 先 进 典

型 时 ， 我 有 幸 入 选 ， 作 为

“ 最 美 志 愿 者 ”， 这 让 我 很

有 感 慨 。 从 没 想 过 获 什 么

奖 ， 但 是 这 个 奖 ， 让 我 想

起我从艺 30 年以来的许多

往事。

在 从 事 表 演 行 业 后 ，

我 饰 演 过 很 多 深 受 观 众 喜

爱 的 正 面 角 色 ， 他 们 在 人

品 作 风 上 都 有 善 良 、 友

好 、 热 情 、 乐 于 助 人 的 特

点 ， 而 这 些 其 实 都 是 雷 锋

精 神 所 包 含 的 内 容 。 最 让

大 家 熟 悉 的 当 然 就 是 《渴

望》 里 的 刘 慧 芳 。 作 为 文

艺 工 作 者 ， 我 认 为 ， 我 不

仅 要 饰 演 这 种 正 能 量 的 形

象 ， 作 为 个 人 ， 也 要 从 行

为 上 ， 作 出 表 率 。 所 以 多

年 来 ， 我 个 人 也 始 终 坚 持

从 事 公 益 事 业 ， 以 回 报 观

众 对 我 的 支 持 与 喜 爱 。 我

跟 随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团 队 参

加 各 类 慰 问 演 出 、 下 基 层

活 动 ， 走 进 山 村 看 望 留 守

儿 童 、 每 年 寒 暑 假 免 费 为

中 小 学 生 演 出 …… 每 当 自

己 站 在 舞 台 上 ， 看 着 台 下

观 众 开 心 的 笑 脸 时 ， 我 就

发 自 内 心 地 觉 得 ， 当 我 们

接 地 气 ， 真 正 走 进 群 众 之

中 为 他 们 服 务 时 ， 我 就 会

感 到 快 乐 ， 那 种 如 鱼 得 水

般的自在和快乐!

所 以 中 国 文 联 把 我 评

为 “ 最 美 志 愿 者 ”， 这 几

年 ， 我 参 加 的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和 下 基 层 活 动 可 以 说 不

计其数：“时代风尚”——

学 雷 锋 中 国 文 艺 志 愿 者 先

锋队走进大国 重 器 走 进 一

汽 主 题 活 动 、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 化 进 万 家 中 国 影 协 学

雷 锋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小 分 队

走 进 辽 宁 凌 源 市 送 欢 乐 下

基 层 活 动 、 与 人 民 同 行

—— 纪 念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发 表 80 周 年 特 别 节

目 、 百 花 迎 春 —— 中 国 文

学 艺 术 界 2022 春 节 大 联

欢 、 时 代 风 尚 —— 中 国 文

艺 志 愿 者 崇 德 尚 艺 特 别 节

目 、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 ——

中 国 文 联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团

学 雷 锋 纪 念 日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 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 ”

中 国 文 艺 志 愿 者 在 行 动 线

上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等 ， 在 这

些 活 动 中 ， 我 以 朗 诵 、 唱

歌 、 主 持 、 京 剧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力 所 能 及 地 践行文艺

使命。

曾 与 热 情 的 工 友 同 台 献

唱 ， 也 与 老 乡 们 一 起 载 歌 载

舞 ； 除 此 之 外 ， 我 还 走 进 山

村 看 望 留 守 儿 童 、 每 年 寒 暑

假 免 费 为 中 小 学 生 演 出 ； 参

加 “ 送 文 化 进 军 营 ” 演 出 活

动 ， 向 人 民 解 放 军 表 达 最 崇

高 的 敬 意 ， 还 亲 自 前 往 三 角

山 哨 所 ， 探 望 戍 守 边 关 的 战

士 们 ； 武 汉 疫 情 、 吉 林 疫

情 、 河 南 水 灾 等 重 大 社 会 事

件 发 生 时 ， 我 都 第 一 时 间 捐

款 援 助 ， 为 解 决 武 汉 疫 情 后

的 农 产 品 滞 销 问 题 ， 我 代 表

北 京 市 政 协 和 其 他 主 播 一 起

进 行 公 益 助 农 直 播 …… 不 久

前 ， 我 前 往 北 京 一 所 智 障 人

士 服 务 中 心 、 孤 独 症 儿 童 康

复 中 心 ， 为 他 们 送 上 米 面

油 、 牛 奶 、 蔬 菜 、 肉 类 、 零

食 等 众 多 爱 心 物 资 ， 现 场 为

孩 子 们 做 了 红 烧 肉 。 看 着 那

些 孩 子 们 ， 我 心 疼 他 们 ， 忍

不住为他们流下眼泪。

从 艺 30 多 年 来 ， 我 一 直

在志愿服 务 的 道 路 上 努 力 办

一 些 实 事 。 因 为 雷 锋 精 神 早

已 深 入 我 们 的 思 想 和 血 液 ，

影 响 着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 一

举 一 动 ， 一 言 一 行 。 受 到 这

样 的 肯 定 ， 也 更 加 坚 定 了 我

继 续 坚 持 ， 践 行 善 良 待 人 ，

助 人 为 乐 ， 乐 于 奉 献 的 行 事

准 则 。 我 会 继 续 努 力 ， 也 希

望 雷 锋 精 神 能 够 一 代 代 永 远

传 承 下 去 ， 让 我 们 的 社 会 充

满更多温暖与爱！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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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艺术教育家

半个多世纪以前，张仃先生与他的同

事们共同创建构筑了一所当代中国艺术设

计与工艺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 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这所学校的建立，代表了

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方

向，几十年来，“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被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几代学人奉为圭臬。这所

学校不断完善的专业设置和遍布全国各地

的高等院校中的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专业

院系、工艺美术中专学校与技工学校，标志

着当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教育的大

厦和教学体系的建立。

建校之初，这里汇聚了当代中国大部

分最优秀的艺术设计家和工艺美术教育

家，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高庄、郑可、陈

叔亮、吴劳、柴扉、徐振鹏、袁迈、祝大年、梅

健鹰、程尚仁、汤子博、张景祜、卫天霖、吴

冠中、阿老、白雪石、尚爱松、邱陵、潘昌侯、

奚小彭、温练昌、袁运甫、常沙娜、陈汉民、

余秉楠、田自秉、黄能馥、王家树、李绵璐等

一个个在工艺美术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闪

烁着时代的光辉，张仃先生是他们当中的

杰出代表。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是一所具有优良

学风、人文精神和优秀学术传统的享誉海

内外的中国大学，艺术设计、装饰风格和工

艺美术史论研究作为这所学校的特色和发

展张力，引领时代潮流。我们知道，一所大

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心

血浇灌与培育才能形成。

有时，一所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往往又

与这所大学校长的思想、情感、学养和人格

魅力紧密相连。张仃先生一生对传统的坚

守、对艺术的追求、对人才的呵护和宽广慈

悲的胸怀，曾对这所大学精神与传统的形

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以 20 世纪 50 年代北

京十大建筑装饰为代表，这所学校的装饰

与艺术设计，体 现 了 那 个 时 代 的 最 高 水

平。学校培养的学生，一直是当代中国艺

术设计与工艺美术的佼佼者与骨干力量，

源源不断输送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张

仃院长的名字与他为这所学校所作出的

巨 大 贡 献 、他 所 设 计 的 校 徽 、标 识 和《装

饰》创刊号的封面等等，都与这所学校的

成长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永

远联结在一起。今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已并入清华大学，当年的校园也已不复存

在，但张仃先生和学校几十年凝聚的人文

精神与学术传统，将永远是曾经在中央工

艺美院工作和学习过的人们心中抹不去

的记忆和丰碑。

一位保护民间文化的先驱

张仃用自己的一生，将一腔热情倾注

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弘扬。张仃

先生不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中央美术

学院实用美术系工作期间，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学院

领导工作的 30 多年时间里，在学校办学中

他都尽力贯彻民族、民间的思想，提倡工艺

美术设计与教学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

派。

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时，当时民间

工艺还没有被挖掘，没有被很好地加以介

绍，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不承认，他

就带着学生下去收集民间工艺品。他认

为，民间工艺品绝大部分是生活日用品，是

老百姓在耕稼之余的农闲时间里做出来的

东西，它们出于劳动者之手，它们的审美趣

味、加工，都是非常清新健康的。他还请民

间艺人来学校，如面人汤、泥人张、皮影路，

给他们每人搞个作坊，带徒弟。当时他所

做的这一切，都为几十年后，中央美院和中央

工艺美院开展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教学埋下

了火种。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张仃先生在

北平美专读书时就开始创作学习民间的作

品。他后来回忆说：“学校办周年校庆作品展

览，我参展了一幅作品，用的是小时候在家乡

办丧事，做水陆道场时画的水陆画的形式，我

用这种民间绘画的形式画过一张很大的画。

当时学校提倡文人画，一看民间画都觉得挺

俗气……从那时起，我对民间的东西就一直

没 有 放 弃 ，尽 量 挖 掘 、利 用 ，为 现 代 美 术 服

务。”

记得 1983 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廉晓春老

师带我去张仃先生白家庄的家，向他汇报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

筹备情况。当时师母陈布文先生在家，十分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廉晓春老师

与张仃先生和师母的感情十分深厚。整个下

午，廉晓春老师都在和张仃先生谈民间工艺

美术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谈得非常激动

与兴奋，仿佛在迎接着一个盛大节日的到来。

1984 年 11 月张仃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年

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工艺美术之

根》的长篇讲话。他说：“我们研究民间艺术，

除了保存发展以外，还要吸收学习，为了今天

的创新。”多少年来，数不清他曾在家里热情

接待过多少来自大江南北的民间艺人，又曾

为多少民间艺人的展览与作品题词，鼓励他

们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民间艺术。在如何正确

对待民族民间艺术方面，张仃先生一再强调

并提醒，要提高对民间艺术的审美能力和水

平，这对于我们从事民艺研究的人和广大民

间艺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深远意义。

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的未来发展始终充

满信心，他说：“我们的民间艺术今后不但不

会衰亡，还会更加兴旺。”2008 年 12 月 12 日，

张仃先生抱病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工艺

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三

届年会，这是张仃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年会。

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说：“民间美术是一切造

型艺术的根，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

切造型艺术。现在有新的一代从事这项工

作，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艺术发

展大有好处。”

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

多为捍卫民族尊严、抵御外侮、出生入死的民

族英雄。为保护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同样也是我们民族

的英雄，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一位心系人民的艺术家

张仃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艺术创作的

执着追求。他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壮美山

河，始终担当着一位艺术家对国家、对人民的

责任。战争年代，他以漫画讽刺丑恶，打击侵

略者。和平时期，他多次主持国家对外展览

的 设 计 工 作 ，为 促 进 中 外 交 流 做 出 重 要 贡

献。他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开拓者，曾领

衔首都机场、北京地铁、长城饭店等大型壁画

的创作。他为装饰绘画创作开一代新风，在

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舞台美术、书法艺术、环

境艺术、服饰艺术等多方面成绩卓著。在艺

术上，张仃先生说：“我要画什么呢？总得那

个事物让我激动，打动我。”

张仃先生除了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哪吒

闹海》之外，还创作了一幅巨幅刺绣壁画《长

城万里图》。这幅壁画由张仃先生用焦墨笔

法绘就，又请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绣娘们

以彩锦绣工艺绣出，作品大气磅礴、气势恢

宏，堪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壁画的一件巨

制。张仃先生坚持尊重艺术规律。他说：“一

个艺术家同时是一个美学教育家，应当使群

众在欣赏。真正民间的优秀艺术都是想象很

奇特、表现很大胆的，为什么一到提群众观

点、群众路线时，就把这个给忘了？”

人们回顾张仃，怀念张仃，他的精神，令

人高山仰止；他的思想，我们铭感于心；他的

风范，山高水长；张仃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

依然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

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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